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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节里旭日升，
旭日辉映军旗红。
军旗飘扬热血染，
热血为党铸忠诚。

南昌枪声划夜空，
秋收起义唤工农。
艰苦卓绝破围剿，
万里征战举世惊。

延河宝塔灯火明，
打败敌寇灭顽凶。
保家卫国立功勋，
百姓拥戴子弟兵。

如今火箭海陆空，
神州东方腾巨龙。
国泰民安军威壮，
圆我中华振兴梦。

（作者单位：西安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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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节思战友，忆往知苦甜。不忘高原试马，高奏凯歌还。转战雪山大河，坚
守要塞贺兰，戈壁扎营盘。三年逢灾害，开荒度时艰。

外敌侵，内贼乱，灾祸险。军旅淬砺，初心铸魂坚如磐。友情凝骨入髓，疆
场同生共死，离别梦魂牵。来世再战友，续写不了缘。

（作者系原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将）

水调歌头·八一建军节抒怀
□李宝祥

通宵达旦，党指挥枪干。人人堪称男子汉，唤醒工农千万。洪郡城内欢声，
旌旗挈卷雄风。今日斧镰锦绣，何时赤县一同？ （作者单位：陕西省商务厅）

清平乐·南昌
□杨科社

从军七载，永生难忘

脱下戎装，奉献地方

骨子里军人的血液没有变

战友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光荣岁月，意浓情长

退伍不褪色，永远跟党走

军旅使我们百炼成钢

那是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

那是我们心里绿色的梦想

无论你来自什么地方

大家的目标始终一样

为祖国和人民安宁贡献力量

还记得，我们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还记得，我们在军旗下执勤站岗

还记得，把和平的歌声高声唱响

所有的日子都曾记得

所有的梦想不曾遗忘

曾经豪情万丈血脉偾张

在军营这片沃土上

我们茁壮成长

责任、义务、奉献、牺牲

铸就了我们博大的胸怀

勇敢、拼搏、争先，坚强

成就了我们践行标榜

忘不了那熟悉的绿色军装

忘不了那火热沸腾的练兵场

忘不了那南腔北调的口音

忘不了那大锅饭菜的飘香

尽管我们分散五湖四海

但军旅之魂还在心底流淌

虽然我们天各一方

军旅之魂烙进骨子里生长

战友之情山高水长

八一军旗永远飘扬

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上

新时代军人的脚步更加有力铿锵

（作者单位：安康市汉滨区水利局）

军旅抒怀
□李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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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舅舅突然去世，
表弟在外企上班，弟媳还要照
顾身怀六甲的儿媳，表妹把母
亲接到她家居住。

妗子（舅妈）气色不错，81
岁的老人看起来精精神神，就
是患有脑萎缩，记忆力差，见
面拉着我的手，反复问我住在
什么地方，有几个娃，今年多
大了？

妹夫是某设计院的高工，
整天忙忙碌碌，听说我来了，说
他尽快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
争取早点回来。表弟听说我来了，高兴地放下
手里的活，立即从公司赶回。

表妹让妗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和我拉
起了家常。聊着聊着，就聊起了表弟。

表弟继承了父亲（我的舅舅）的品德，心地
善良，为人厚道。表妹感慨地说：“我哥心好，
对我们几个姊妹就不用说了，对待外人亦是
如此。”

表妹说到这里，便给我讲了几件往事：
某年夏天，天下着雨，哥哥下班回来，看见

天桥底下有个瓜农正守着剩下的两个西瓜发
愁。雨越下越大，桥下行人匆匆，却无人问津。
他走过去问瓜农：“两个西瓜多钱？”瓜农说：“中
午卖30块钱，现在下雨呢，你给15块钱。”哥哥二
话没说，给了瓜农了20块钱，把瓜抱回家。回家
切开一看，两个瓜都是生的。姊妹们批评哥哥：

“掏了高价，还买了生瓜。”他不以为然，说道：
“生就生吧，卖西瓜的人，可能也不知道生熟。”
还再三告诫家人，买农民的东西不要讲价钱，农
民出来做生意不易。

又说道，前几天，厕所两个水龙头漏水，让
物业来人处理。物业说：“我们没有备件，你到
外面买了备件，回来我们更换。”嫂子问更换费
多少？答：“300元。”

哥哥买了备件，顺便问老板，能否帮忙更
换。老板说可以更换。问费用多少？答：“100
元。”哥哥愣了一下，于是问：“是否收少了？”回
答说：“一会儿工夫，能收多少钱？”哥哥见来人
诚实，就说：“这样吧，厨房水龙头也不好使，检
查检查，看是否需要更换？”并让把厕所和厨房
的水管全检查一遍。来人很认真，把家里所有
的管道包括煤气管道全检查了一遍，该紧固螺
栓的紧固，该紧固管子的用管钳紧固，整整忙碌
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哥哥问来人，一共多少
钱？答：“180元。”他直接用手机付了200元。来
人说：“你多付了。”硬要把多余的钱退还。哥哥
赶紧拦住说：“天这么热，辛苦了一中午，不用退

了。”来人走后，嫂子问哥哥：“人
家要 180元，你咋付了 200元？”
哥哥笑着说：“物业上换两个水
龙头，就要 300元，人家给咱干
了这么多活，才给了 200元，相
比之下，咱还赚了 100元。”

表妹说到这里，又重复说：
“我哥心善厚道。”

表妹的话，使我想起了火
化舅舅的当天，我坐表弟单位
同事的车去火葬场，路上听他
同事对表弟的评价：“我老总人
好，一没脾气，说话总是斯斯文

文，即使事情没做好，也是善意地批评几句，或
者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不说一句多余的话；
二是不管哪个员工家里有困难，他都热心帮
忙。我孩子考上了大学，他专门把我叫到办公
室，给了我 1000元，表示恭贺。我婆婆去世时
公司正在组织货源，正是忙碌的时候，可他知
道后，特批了我一周假，还代表公司登门吊
唁。我在社会上干了 20 几年，换了七八个工
作，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老总。”同事话语里满
是感激。

我把表弟同事的评价转达给表妹，表妹听
了，笑着说：“我哥表里如一，就是这样的人。”

表妹又给我讲了她们姊妹间的一件“秘
密”：老家搬迁，两间老房子除过给了一套搬迁
房外，还赔偿了几十万元。多年以前，我爸就
说过：我就一个儿子，以后家产由儿子继承。
可我哥把钱拿到手后，把我们几个姊妹叫到
一起开了个会，说明情况后，把剩余的钱全分
给了大家。姊妹们生活都能过得去，大家说：

“咱爸以前说过，家产由儿子继承，我们不能要
这钱。”我哥笑着说：“咱妈咱爸又不是光生了
我一个，既然生了咱姊妹四个，都应当一视同
仁。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再说，老人的老观
念也得改了。”

在如今的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想想表弟高
尚的品德，我自愧弗如。

有人敲门，表弟回来了——手里提了一大
堆东西，有刚出锅的卤猪蹄、腊牛肉等。

不到 10分钟，又有人敲门。妹夫手里提着
一大堆水果，有新鲜荔枝，有水蜜桃，有新鲜大
枣，还有果肉和几个调好的凉拌菜……

餐桌上，弟兄们边喝酒，边叙述着情谊。
坐在一旁的妗子吃了一碗女儿端来的馄

饨，望着表弟和女婿说：“你俩把你哥招呼好，让
我在床上歇会儿。”

表弟站起来，扶着老人进了卧室。
（作者单位：临潼区化肥工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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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矿工，但是我对矿井
下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每天早
上，我都会在五楼窗口看着武装
到脸的矿工坐在防爆车上准备出
发，那时候我的心底涌现的全是
豪迈和震撼。

这样的场景让我联想到好莱
坞电影中即将执行任务的美国大
兵，当然电影是电影，有铿锵的音
乐把人的心搅得热血沸腾，但毕
竟不是现实。同事见我看得出
神，问我是否想下井。我说是的，
自从我到了煤矿，心里便一直有
这样的冲动。同事摇头叹息，说
你一定是走火入魔了，否则不会
有这样奇怪的想法。

想法或许是一时的，就性格
而言，我好动，喜欢将一切陌生事
物弄明白。我心里有自己的想
法，在矿上工作，却没有下过井，
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就和人常
说的，不吃猪肉，最起码也要见过
猪哼哼。

人在想什么的时候，往往就
操什么样的心，所有想法都往一
个事情上扯，犹如人到了酒场上，
酒尚未下肚时话语便先有些醉意
了。西影的导演要下井拍摄资
料，我作为矿上的陪同，幸运地拿
到了入井证。

换上了专门下井的衣服，我
和同事陪同摄制组坐上了下井的
汽车。开车的是一个朝气蓬勃且
胖乎乎的面孔，我问他井下怎么
样？他的脸上泛着天真，说习惯
了就没有什么感觉！

车缓缓启动，向黑暗中驶
去。同车的还有一位陕煤集团给
井下安装设备的张队长，他是关
中人，身材魁梧壮实，当过兵，下
井经验丰富，见多识广。陕北煤
矿多，大多设备都在他的指挥下
安装到位。

说话的间隙，汽车行驶到了
一百多米处，我觉察出空气中有
令人窒息的气味，老张说汽车尾
气和井下的潮湿都不能迅速散发
出去，可能会觉得不适，不舒服
就戴上面具。实际上，这个时候
我已经有了眩晕的感觉，几年前
受阿坝四姑娘山的邀请去参加一
个旅游登山节，在云雾缭绕的巴
郎山顶上的高原反应竟然和井下
的感受有了惊人的相似。不同的
是，在美丽的巴郎山远比矿井下
呼吸顺畅得多，这里没有人限制
呼吸，可是汽车、柴油燃烧后的
余味却实在让人难以享用，就像
把一个人扔到了臭气熏天的氨
水窖，呼不呼吸都是窒息的、刺
鼻的。

引擎在洞中轰鸣，车子在洞
中穿行，时不时就会看到井下的
矿工衣服上特殊材料的反光标
识，他们在岔道上的工作区忙碌
着。洞中漆黑一片，借着帽盔上
矿灯的光亮，我看到的矿洞四壁
黑乎乎一片，在矿灯的照射下泛
着冷冷的光芒。

这都是煤吗？车上的人都笑
了，没错，我们现在就在煤洞中穿
行，这边的矿煤质好，是附近罕有
的好煤。说话间隙，车子拐了弯，
又继续下行，终于在一个洞口停
了下来，张队长说到了。

踩着湿漉漉的煤泥，眼前的
景象让人感慨万分，谁能想象到
这 200 多米的地下竟然别有洞
天。一排排大型设备正在紧张地
安装调试，老张知道我们要拍摄
的镜头后，迅速调动工人，加紧配
合。井底没有光源，我们用帽子
上的矿灯为摄影师照亮。摄影机
移位后，我摘掉手套，在黑乎乎的
墙壁上抹了一把，沾了一手的黑
煤泥。事实上，我设想的煤矿完
全不是这个样子，我一直以为到
处都是敞开的、宽阔的地界，井下
的情况却不同——狭窄、密闭、漆
黑、潮湿，还有空气的稀薄，都是
井下所有人员要面对的现实。

张队长说这里和过去那些小
煤窑比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这
样的环境，矿上的领导照样要下
来，谁也不会因为环境差而拒
绝。在每一个大件安装时，都会
看到老总和工人们一起商量安
排，谁也没有因为空气质量而退
缩。我没有再说话，只有在这里
才能真正理解到，矿井下和地上
的区别在哪里。

坐上返回的汽车，气味依然
存在，只是远没有下来时那么强
烈。可能已经习惯了井下的空气
了，我没有再考虑戴上空气面
罩。与每天下井的矿工和领导比
较，我只是作了一次矿井的旅行
而已，远没有那么娇气。我和他
们都是煤矿职工，只是工作界面
不同，只有经历了下井，才会拥有
强烈的感受，这个感受或许是终
生难忘的。

车子从起初看到的小亮点驶
向逐渐增大的洞口，最后一跃出
了井口。太阳，我又看到了天上
的太阳，灿烂而温暖，和井下的潮
湿、冰冷比较，那是怎样的一种幸
福。井下到井上，车子在摇摇晃
晃中走了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不算长，但是矿工每天无论风雨
都在一个密封的空间内穿行。把
下井所有的时间加起来看，他们
的确有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人生在世，只有工作上的分
工不同，不应因工作区分贵贱。
虽然他们在井下，我们在井上，我
们没有理由不为他们致敬，单纯
一次简单的旅行就足以让我的心
为所有下井的矿工悸动。

井上的环境和井下真的是一
个天上一个地下，差别巨大，距离
遥远。面对一个个煤灰沾满面孔
的下井者，我惭愧异常，语言是苍
白的，行动却是真挚的。大文豪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人生最大的
快乐，是自己的劳动得到了成
果。”无论如何，我希望这份致敬
也算是成果的一部分！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17

周炜 陕西宝鸡人，
中共党员，1970 年
4 月出生，曾任某

杂志编辑记者。90年代开始小说
创作，以小说、散文创作为主，迄
今已在《中国作家》《西部》《雪莲》

《延河》《牡丹》《女子文学》《文友》

《南方周末》《成都商报》
《中国建材报》《深圳法制
报》《知音》《家庭》多家文
学杂志报刊发表中短篇小
说百余篇，计百余万字，并
入选《陕西文学年选》。

曾获陕西宝鸡第五届
秦岭文学奖、中国散文学
会全球华人首届“壶关大
峡谷杯”征文二等奖。2015
年10月，由著名作家贾平
凹作序，作家出版社出版
中短篇小说集《寻虎》引
起广泛关注，即将出版第
二部中短篇小说集《信任
危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
家高级研修班学员；陕西
文学院第二届、第四届签

约作家；2014 年入选陕西省委宣
传部“百名青年文艺家扶持计
划”；2016 年入选陕西“百名优秀
中青年作家艺术家扶持计划”扶
持人选。

目前供职于陕西有色榆林煤
业有限公司。

向矿工致敬

前些日子，在一只泛旧的花盆里，培土植了一钵
小葱，自钵沿向内，浅浅淋了些清水，置于厨房的阳台
上，承蒙着每日艳阳高照，不多时日，便长成了一团绿
色葱苗，使人幸福感溢满心房。

相比田间地头上那朝食清露、暮浴晚风的青楞
楞、壮实实的葱秧子，植于室内的葱苗初长成时，又细
又长，那浅碧怯静的样子十分可爱，让人瞧见了，不自
觉会生出怜惜之情。

每日间，熏沐着厨房的煎、炸、炖、炒的油烟，通体
反倒浸染着平凡生活的烟火味，越发耐看。细寻思
去，见识过一种叫“葱兰”的花，形似葱，开茭白花朵。
记得初闻此花时，便不由得喜欢上了它的名字，想那
世间最俗之葱，与世间最雅之兰，凑巧拼合而就的名
字，岂能不雅？然而，我植于盆里的小葱，长到最后，
终于还是认祖归宗，像极了田野间的遍地丛草，不张
扬、不娇贵，样子谦卑朴实。闲时，若取喷壶自小叶上
下喷些碎碎的水雾，原本惹人怜惜的纤瘦样子，一下
子就欢实得不得了。

葱，起初开出的是细碎的小白花。记得小时候，
总是乐此不疲地跑去窗台前，观望母亲自己在室内栽
培的冬储老葱。最先前，那干蔫儿的老葱在水和阳光
的滋养下，抽出绿叶来，越长越胖。再后来，就会于粗
壮枝株间长出根绿杆子，挺挺地，上有小线锤子似的
花苞，有种一枝独秀的美。花苞外有蝉翼般透明的薄
衣包裹着，定睛看去，里面隐约着众多星星点点的绿
影子，小蝌蚪似的淘气。忽而一日，蝉衣破裂，自裂处
迸出一簇由无数顶着小白球儿的软枝组成的绒团，好
看得难以形容。又过几日，小球陆续绽开成花朵，自
花瓣中心射出细细的针状小管，管顶上附着鹅黄小
蕊，毛茸茸的，吹口气过去，微微颤动，像是在与人说
话的样子。整朵葱花远远望去，婀娜多姿。

葱，算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
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

“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
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
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蔥”，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
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
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
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茖葱，生于山谷，
不入药用。

记得小时候，与伙伴们一起在田野间采摘过一种
野葱，葱叶极细，味很香，直接吃味道不怎么特别，拿
回家，母亲拿盐粒儿腌个三五日，就饭吃，极香。现在
生活中常吃的葱，大致也就分作小葱，大葱。小葱就
是常说的香葱，蒜头状的葱白，细细的绿叶子，与豆腐

“会合”，少许盐，少许味精，少许香油，调调拌拌，香喷
喷的小葱拌豆腐让人大快朵颐。比之小葱的单一，大
葱则可分为两种。葱白短的叫旱地葱，其辣味浓重；
葱白长的叫水葱，辣味相对清淡。

葱，虽为香料，然其香却非他物般见风即有，且芬

芳几十里。葱的香，或需咀嚼，或需炙火红油的淬炼
方能显出。然而葱的香并不孤绝或独占鳌头，它总是
会完美地融进食物的酸甜苦辣里，不显山、不露水。
相比葱香，葱绿却是种独特执拗的色调，若在穿衣佩
饰上，是很难与它色妥协的。若于食物上讲，葱绿却
又是极柔和谦卑的色调，与什么色泽都能搭配，比如
小葱豆腐，大葱卷饼；或比如葱爆羊肉；再比如葱炒小
肉，葱烧海参，都可谓相得益彰。

葱，大概是世间最寻常之物，却亦是最不可或缺
者。不论是贫及三餐聊以果腹也好，抑或是富可敌
国也罢，任谁的生命之宴上，似乎都少不了一撮葱香
的点缀。它不仅与食物可随意融搭，亦可自成一章、
独成一菜。记得少时在老家，每至起火做饭时，便总
会绕过屋后，绕过几家邻墙，绕过一片开阔荒地，寻找
那地堰上初发的羊角葱，采摘上一把，一路欢颜，哼着
小调返回。将那采来的羊角葱，打井水洗过，交给母
亲于案板上切成小丁，和面烙上几张葱花小饼子，再
炒上盘脆生生的酱油土豆丝，最后，再撒一把绿绿的
葱末于上，平凡的日子忽一下就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起来。

如今再想来，仍旧觉着，再平淡无奇的日子，只要
用心点缀，自会温润许多。

向晚时分，系围裙，净手洗菜，起火，温油慢炖，做
了碗清汤手擀面，亦不忘从窗台的小钵里摘取三五嫩
葱叶，细刀切成碎碎的花絮，捏撒于面汤之上，于初夏
的桔色灯辉下，捧起一钵清淡与青白，暖暖的香气里，
生活的真意与情趣，便全在掌中了。

葱，香在后，辣在先，是极具禅意的植物。切葱的
时候，人总不免会辣出两眼生泪来，可为了那香气，落
些泪，也是该着的正理儿。毕竟，这世上哪有不舍而
得的事？ （作者单位：安康市汉滨区征安办）

葱
□邹婷


